第六章
《婚姻不易：我结婚前希望早明白的真相》作者：苏珊・布莱克（Susan Black）

期望可能是致命的
圣诞节过去后，我的父母给了我一个“长大女孩”的特权：可以和他们一起熬夜迎接新年。除非下雪，这就是开学前最令人兴奋的机会了，是圣诞假期的高潮。我那时还是个小女孩，从来没有被允许熬夜到这么晚。我试图平静地接受这个邀请；我不想做任何事让他们重新考虑这个提议。我屏住呼吸，跑回房间告诉姐姐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我数着日子等到新年前夜终于到来。我太兴奋了，几乎吃不下晚饭。临近午夜时分，我坐在爸爸妈妈中间的沙发上观看电视转播。我想知道他们是否能感觉到我那激动跳动的心。在我意识到之前，他们叫醒了我告诉我快到午夜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睡着了——我差点错过这个重要的时刻。
我们开始倒数秒数，我冲到窗前“观看”新年的到来。当我们数到零……什么都没有发生。外面很黑，所以我看不清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不知道我本来期待看到什么，但我知道我应该“观看”新年到来，结果我惊愕地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看到的。我那“长大女孩”的时刻成了一个巨大的失望。
每个人都有期望。根据词典的定义，当我们期望某事发生时，我们就是在期待它“可能的发生或出现”。期望的一个同义词是“希望”，意思是“渴望，通常带着对实现的信心”。甚至连定义本身都带有可能导致巨大挫折的意味。如果我们确信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渴望的东西，那结果却事与愿违，就有很大可能我们会极度失望。
期望落空的结果往往是失望。更甚的是，我们对最亲爱的人往往有更高的期望。毕竟，爱我们的人不就该让我们快乐、满足我们所有愿望吗？
那么，我为何要以“期望可能致命”为本章标题呢？这听起来有点夸张。字典中对“致命”的定义之一是“具有破坏性”。从这个意义来看，婚姻中的期望往往是“致命”的。牺牲品可能是婚姻本身，但这些期望所带来的致命影响也会深入我们内心深处——那些我们未能完全觉察的影响，直到造成致命伤害时才察觉。未达成的期望所留下的创伤，常常演变成幻灭、不尊重、愤怒与苦毒。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并确保自己不在婚姻中因落空的期望而造成破坏性的影响呢？
早期的期望
在我成长的家庭里，准时是一件大事。这被视为一种重要的礼貌，也被认为理所当然地应该同样尊重他人。它在我生命中早已根深蒂固，以至于我长大后都没太多思考；准时，就像刷牙或系上安全带一样自然。
然后……情节开始转折。 我人生的前几十年都生活在焦虑中：“你好，我叫苏珊，我是个烦躁的人。”我为所有事担忧——这简直成了一种本能。我从小就相信，我的担忧、焦虑和坐立不安只不过说明我在乎那些让我担心的人或事。我从未从属灵层面真正明白焦虑在我生命中所造成的破坏。
我的丈夫罗布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当他在上高中的时候，他的哥哥和姐姐已经上大学或搬出去生活。他有自己的车，按自己的工作和橄榄球训练安排来回出行。家中没有明确的宵禁时间，因此在他被期望回家的时候，并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而他的父母也不是那种焦虑型的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不是焦虑型的人”这种存在——也就是说没有被忧虑困扰的人）。
当我和 Rob 的关系朝着订婚方向发展时，他有一个周末回家探望父亲——他父亲当时因结肠癌病重。他告诉我，大概会在星期天下午五点回到校园。你可能已经猜到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到了五点零五分，我已经完全崩溃了。那时还没有手机，也就无法与他取得联系。恐惧充满了我的心，我甚至诚实地想过，我该去食堂吃晚饭了，这样等校方来告诉我 Rob 出车祸的消息时，我会更有力气应对。疯了！
几个小时后，他随意地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回到校园。我顿时放声大哭、泪流满面，而 Rob 很明显对我情绪的爆发感到困惑。在这次事件中，我并没有生气或怨恨，因为我太高兴他平安了。对他而言，晚点回到校园不算什么——在他家中，他从来没有真正必须面对焦虑的妈妈或具体的回家时间。
然而，当这一经历在我们婚姻中反复出现时，我开始把它附加到我对他动机和行为的个人解读上：无礼、自私、漠视我的感受。我没有意识到我应该考虑他的成长背景，或者说耐心的沟通和体贴的理解本可以帮助我们学习如何共同生活。
在《和平缔造的女性》中，Tara Klena Barthel 和 Judy Dabler 提供了一段宝贵且富有洞察力的解释，她们称之为“期待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虽然有些期待是合理的，但我们很多的期待是不现实的，因为它们要求的远远超过任何人所能给予的。我们期望别人说什么、做什么，或有某种具体表现——然后他们却没做到满足我们的期待。我们经历的是一个“落差”——介于我们所期望的与实际所经历之间的差距。
尽管我们可能并未意识到，但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这种落差。我正面跌进了这个落差，当时我开始为丈夫一贯迟到而烦躁、抱怨、焦虑。更严重的问题出现在我给他的行为赋予动机和意图的时候。Rob 并不是恶意迟到，也不是漫不经心地迟到。在他的家庭中，守时并不是一种美德，而这却是我家中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在我们彼此的理解和沟通上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我们需要帮助。
这种“期待与经历之间的落差”并不一定是一个威胁性的、无法跨越的深渊。借着神的恩典，我们可以选择用那些能带来亲密和关系深度的事物来填补这个落差，尤其是我们与丈夫之间的关系。然而，我们首先必须理解自己的期待，以及这些期待在婚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力量。

期待的起源
我们带着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期待进入婚姻。这些期待可能像希望家里整洁、在特别节日收到鲜花那样简单；也可能更复杂，比如决定配偶在关系中各自的角色，或是在哪里、如何庆祝节日。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的期待形成，但期待落空所带来的后果却是普遍的。
我们的个人期待起源于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思维受多种因素影响。我之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我的家庭背景如何使我养成了守时的期待。这里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来详尽探讨所有期待的来源，但其中一个特别相关的因素是当今媒体对浪漫关系的描绘。
浪漫喜剧和剧情片经常被贴上“女性电影”的标签。女性常被吸引观看这些能撩动她们心弦的电影。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上帝创造女性是有关系性的，这是件好事。然而，这也可能将我们带入一条危险的道路。追随“男孩遇见女孩”的情节发展令人兴奋与心动，一步步走向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婚姻的结局。但问题在于，当我期待我的丈夫每天都能带给我那种让人心跳加速的情感时，问题就来了。
如果期望始于我的思想，那我就必须有洞察力地觉察，并警觉地留意自己的思维如何被影响。我是否要让我的成长背景或媒体来塑造我的思想，还是我要确保圣经的真理塑造并更新我的心意？罗马书12:1-3节对此给出了清楚的教导：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弟兄们【姊妹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我们的心意必须借着圣经真理和圣灵的工作来更新。我的期望也许是合理和有根据的——如果它们与神的真理一致。借着祂的恩典，我可以学会辨识我心中的期望，用神的话语来衡量，并在这些期望出于错误思想时，愿意将它们搁置。
请清醒地看待神的恩典在这一过程中的角色；只有神能改变我们错误的思想；只有祂能更新我们的心意。
祂使用祂的话语和圣灵的服事来成就这一点。请记得积极参与这个过程，使用我们在第3章和第4章中所讨论的神恩典的工具。上帝能赐给我们明辨和谦卑的心，使我们在盼望的期待落空时，仍能向丈夫施以忍耐和恩慈。

期待的偶像崇拜

我对偶像的最初理解来自我在主日学的日子，那时我们读出埃及记中亚伦为以色列人造的金牛犊。当时摩西正在山上领受上帝颁布的十诫。当亚伦把牛犊呈现给以色列人时，他们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出埃及记32:4）。毫无疑问，那个铸成的牛犊是一个偶像。
现代的偶像可能更难以识别，但辨认自己内心的偶像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上帝给祂子民的第一条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3）。显然，这在神眼中是至高无上的重要，我们也当同样看重。
当我思考我生命中的偶像时，我会想象我的心有一个宝座。这个宝座上不应该有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唯独基督可以坐在上面。任何其他东西坐上这个宝座，就是上帝的替代品：无论是我所爱的人、所事奉的事物、所渴望的目标或我所敬拜的对象，只要取代了上帝，就是偶像。
我可能会转向食物寻求安慰，而不是转向上帝所全然恩赐的安慰。我可能会认为我的健康或财务能为我的家庭提供安全感，而忽略了上帝才是一切安全的源头。我可能会把友情看得比我与上帝的关系还重要。而当我的期待主导了我的思想、情绪、反应和心情时，我就已经在我心里将这些期待奉为偶像了。
某种形式的偶像崇拜存在于每一个人类冲突的根源。 
这句话确实适用于我和丈夫的冲突。我可以知道我的期待是偶像的方式，就是看我在期待没有被满足时如何回应丈夫。当我的偶像受到威胁或暴露时，我会向我认为是威胁的那个人发泄。我的罪性反应可能表现为许多形式：疏远、言语攻击、冷处理、操控、论断、不满、撅嘴。这些反应揭示了我心中的金牛犊仍然坐在宝座上。
我们的偶像可能会因最简单的违例而暴露出丑陋的面目。如果我们的丈夫把湿毛巾留在地板上，或他们意外地工作到很晚，或者忘记了一个纪念日，那我们很可能会确保他们充分意识到我们有多么不满。通常的情况是我们在脑海中不断地重复这些冒犯，合理化我们自己罪性的反应，同时在丈夫到场之前就构建了一个无懈可击的控诉案例。当他们出现时，我们的审判已经结束，判决也已准备好宣告。诗篇第115篇描绘了偶像和制造偶像之人的模样：
他们的偶像是金银，是人手所造的；
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
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
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
喉咙也不能出声。
造他的要和他们一样；
凡靠他的也要如此。（第4-8节，强调为原作者所加）
第8节总是让我深思。我相信它意味着，当我尊荣我心中的偶像时，我就会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不顾他人。我变得迟钝（也就是说，不能说、看、听、闻、感、行、发声）以回应我丈夫的需要。
误解他话语的意思，我就无法看清我们之间冲突的真实或全貌。简而言之，我正在变得像我的偶像。只要我继续保护并执着于我那偶像般的期待，我就永远无法以一种荣耀神的方式与我的丈夫相处。

选择神的道路
当我所期望的与我实际经历的之间有落差时，我必须认识到自己有责任以敬虔的方式填补这个落差。当我把所有的情绪和精力都投入在那些期望未被满足时所产生的失望或沮丧中，那么我很可能会以自怜、唠叨或批评来填补这个落差。我无法控制我的丈夫是否会满足我所有的愿望，但我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选择以荣耀祂的方式来填补这个落差：忍耐、善良、诚实而有爱的沟通、认罪与悔改。
如果我选择凭感受而活，那么我将会用带给我暂时“释放”或我渴望的关注来填补这个落差：发泄怒气、指责我的丈夫、表达我的不满。然而，如果我选择按照神的真理和祂在我心思意念中改变的大能而活，那么我就会以一种荣耀神的方式来填补这个落差。
圣经充满了教导：彼此仁慈；像你希望别人对待你一样对待别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向自我死；不论断人；除去怒气和苦毒。我靠自己无法做到这一切；我天性上并不倾向于无私地活着。我的偶像很强大；它们不愿放弃对我心中宝座的占据。
选择活出神的道路是一场属灵争战。当我投入这场争战时，我向神祷告的方式举例如下：
“父啊，我的心中有一场激烈的争战。我向祢承认，我已经把基督从我心中的宝座上移开，我内心的宝座上坐着“想要自己方式”的偶像。我并没有被你的爱引导，而是被我自己的自私统治着。我承认我的愤怒、我的不耐烦和缺乏爱心。你在你的话语中应许说，如果我承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又公义的，必要赦免我、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感谢你赦免了我的罪，而这赦免是基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我称颂祂为主，并祈求祂再次在我心中的宝座上掌权。圣经还说，如果我抵挡撒但，撒但就会离开我。因此，我奉耶稣的名抵挡撒但，并祈求你的保护，使我和Rob在解决这个冲突时能够一同努力。我求圣灵用祂的爱、平安、忍耐和慈爱充满我的心。我也感谢你赐下的恩典，使我们能够选择你的道路，迈向饶恕与修复。求你帮助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神赐下恩典使我们可以选择、祷告，并解决冲突。我心中期待的偶像无法胜过那位创造万有的神。

婚姻的目的
神设立婚姻在我们生命中的目的并不是仅仅让我们快乐。若以为婚姻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这是短视且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神的心意是使用我们的婚姻作为一个环境，使我们被祂塑造，更像基督。我们的期待被祂用来显明我们内心的偶像。神满有恩典的计划，是要用那牺牲的爱来取代我们致命的错误期待，这种爱带来真正的满足，而这满足只能在祂里面找到。
你可能会想，我是否最终能回到本章开头提到的那个“准时”的期待。事实上，神使用Rob的迟到来教导我耐心和自制。我确实需要很多操练，才能学会如何活出圣灵的果子。
上帝知道，我生命中对Rob迟到的反应，正是祂用来显明我内心急躁与轻率论断之罪的方式。（记住第二章中提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我自己心中的罪。）
再一次，当我变得更加敏锐于圣灵的引导，更加关注圣经的教导，在态度和行为上更加顺服时，祂就改变了我的思想，并帮助我有所改变。多年以后，Rob在这方面变得一贯准时。在这个具体的情况下，他只是改变了一个习惯。而我更大的需要是：我需要内心的改变。
我也意识到，我把让我有安全感的责任归给了Rob。如果他迟到，我就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这是一种偶像式的期待。我开始明白，我的安全感必须在神里面、在神独有的掌权里——无论我的处境如何。我为此感谢神，因为祂信实地打破了那个破坏性又根深蒂固的偶像。
期待是致命的。它们会扼杀婚姻中的生命与喜乐。我不能将我所有的期待重担都放在丈夫的肩上。我不能指望他来成就我所有的盼望。John Ensor这样说得非常好：“姐妹们，若你们将对男人的全然喜悦当作至高的渴望，你们就是在为他的失败设下陷阱，而当他让你们失望时，你们就会恨他。你们要在基督里寻找你真正所寻求的。”










